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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为题获得亚军。1999
年，与朱香娘丶丘洁芳等人一
道创办万隆希望之光汉语补习
班，致力弘扬中华文化。

张 恨 月 （ 张 永 文 ， ） 祖
籍福建南靖。1941生于印尼东
加里曼丹三马林达埠。1956年
在玛琅“玛中”念高中，这期
间，常写作投到泗水《大公商
报》副刊、耶城《生活报》副
刊。1959年毕业后返回达埠在达
华中小学任教。1966年带着妻儿
迁居泗水，初制作童衣，后开
业五金建筑，今己退休。著有
《张恨月文集》。

小雪（李松），泗水“侨
众中小学”高中语文教师，擅
长短、中篇小说，1966华校关闭
后赴耶城从商，从小做大，棉
纱批发。（已故）

李 云 明 ， 泗 水 “ 服 务
中学” 教师，擅长散文、小
说，1966年华校关闭后，转业土
产、银行等工作。（已故）

（三）
巴厘相亲好姑娘
可惜不是同梦人
有句话“风生水起” ，

是形容生意人顺风顺水，生意
兴隆。把它用在我身上也无不
可。一个缺乏学历资历而幸运
地坐上编辑位子，现在又有朋
友介绍相亲，难道这种运气还
不叫“风生水起” 吗？1958年
我 2 7 岁 ， 有 位 在 巴 厘 岛 T 地 执
教 的 朋 友 P 君 介 绍 ， 说 对 方 是
校董的妹妹，年方22，他们家
看了我的相片（我和朋友合照
的），并知道了我的职业，同
样是广府人，对我印象很好，
云云。

我 也 是 年 轻 人 ， 难 道 不
心动？苦于没有假日我推辞过
好几次。我忘记是什么假日，
总 共 有 3 天 假 期 。 朋 友 说 这 次
有时间到巴厘岛了吧，我也觉
得难得有此机会。动身前一夜
老睡不着：对方是有钱人家的
女子，愿意嫁到穷苦家庭当媳
妇吗？我微薄的薪水她能体谅
吗？她长相像照片一样吗？

忽然想起名著《边城》作
者沈从文的一段恋爱故事： 连
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沈从文选
择靠笔吃饭，其艰难程度可想
而知。好在沈从文认识了郁达
夫，很快在文坛打开局面，后
又经徐志摩推荐，到胡适主持
的中国公学当老师，有了一份

体面的工作。沈从文在中国公
学的第一堂课，就闹了笑话。
他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面前
呆站了十分钟，然后又用十分
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
时的内容，然后看着学生，又
一次陷入了沉默。最后，他只
好在黑板上写着：“今天是我
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
害怕了。”学生大笑不止。目
睹沈从文出洋相的女生中，就
有他日后苦苦追求，最终成为
他夫人的张兆和。再说，沈从
文只读过小学，知识却非常渊
博，不但文坛大放异彩，还担
任过西南联大（抗戰時期由当
时的北大、清華、南开在雲南
昆明共同組成的大學）教授；
不但情场得意，还有传奇的一
段婚外情。沈从文婚外恋的对
象是诗人高青子，他们的关系
深深地伤害了妻子张兆和。沈
从文也很痛苦，他跑到梁家向
林徽因倾诉，请她帮忙整理一
下自己“横溢的情感” 。．．
．．．我从漫无边际遐想中，
又想起明天绮丽的行程。

我 们 赶 搭 清 晨 6 点 到 东
爪哇最东端外南梦镇的火车（
从 外 南 梦 镇 过 了 海 就 是 巴 厘
岛 ） ， P 君 知 道 我 没 有 到 过 巴
厘岛，所以在火车上他作了“
志愿导游” ，他说：“我们
到 了 外 南 梦 镇 ， 也 叫 香 水 城
（Banyuwangi），如果时间充足
先住宿一个晚上，隔天才搭轮
渡海，既可以享受雨林包围中
的小镇景色，也可以尽情沐浴
在这座香水城的碧水青山中。
可惜时间只有3天，火车到了终
站，我们必须直奔码头。”

一 路 上 ， 我 心 里 卜 卜
跳，幻想多，顾虑更多“我这
次冒失去相亲，不会闹出笑话
吧？” 我望了望P君，刚好他也
望着我，他微微一笑说，“既
来之则安之吧！” 我闭上眼睛
假装休憩，而心里还是像天车
在不断盘旋。 

我 们 上 了 渡 轮 航 行 约 半
个钟头，到达巴厘Gilimanuk码
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辆
汽车已在等待。这位亲自来接
的就是P君说的林校董，也是给
我相亲姑娘的长兄，他是金店
老板倒也随和，跟我握手后拍
拍我的肩膀：“有没有来过巴
厘？”

我礼貌地回答“还是第一
次劳烦来接车。”我的强作镇

定还是掩不住腼腆脸红。
林 老 板 爽 快 的 让 我 们 一

同上了汽车。林老板毕竟在商
场磨蹭经年，很健谈，他坐在
司机旁，不时回头向我们介绍
经过的风景。他说巴厘宗教气
息浓厚，不要在大树下小便或
丢脏东西，大树是有神灵保护
的，或变成神灵，当地人常以
香枝供品祭拜。忽然我从车窗
惊 讶 地 看 到 ， 路 边 有 一 位 妇
女 ， 头 顶 顶 着 一 块 大 石 头 走
过。这块大石头如果用手搬也
相当费劲，怎么她竟然用头顶
顶着却若无其事呢？林老板给
我们解释，说“在巴厘，妇女
是 主 要 劳 动 力 ， 所 以 建 筑 工
地，女的一点也不比男的差，
修筑马路在阳光酷热下，女工
更能耐劳。特别是头顶，好像
刚才所看到的，不管是石块还
是别的，重得只能用手移动，
但放到她们头上身体晃一晃，
身 体 平 衡 后 就 可 以 放 手 走 路
了。．．．．． 

汽 车 行 驶 两 个 多 小 时 ，
停在一爿店面前，P君悄悄告诉
我：

“到了！”
“到了？”我突然紧张起

来。
这时天色开始暗淡，街道

两旁商店有的已经亮灯。下车
一看，这是一间约有十咪阔金
店，金店很热闹，对我们的到
来似乎没有引起异样，柜台前
的顾客依旧在挑选金饰，几个
店员连头也没有转动，依旧在
热情招待顾客，我特别注意店
员中两个年青女店员。我拉拉P
君衣角低声问：“哪位是？”

“是什么？”P君回应含
糊，我不再吱声。

在主人热情的邀请下，我
们穿过店面来到后厅。后厅就
是饭厅，大圆桌已放满菜肴。
正谑笑中的一家人突然静止下
来，目光全集中在我这位“准
姑爷”身上。我何时经历过这
种尴尬场面，我像戴上笑脸面
具，麻木地堆满笑容。P君叫我
坐哪里我就坐哪里，主人叫我
转座我就转座。从我被安排坐
在紧靠校董林老板座位看，显
然主人已胸有成竹，互相敬酒
互相祝贺（祝贺相亲成功？）
，我喝的虽是啤酒也有些儿醉
醺醺。还好，神志尚能自我控
制，不敢放纵，以免出丑！

散 席 ， 林 老 板 亲 切 地 对
我 说 ： “ 到 我 家 去 ， 看 我 母
亲。”依旧是刚才饭桌上一批
人，我们簇拥着拐过一条街，
行走约一刻钟就来到了一间旧
式洋房前（这就是女方的家）
。P君贴近我耳边说：“这是你
命运的转折点。”我命运的转
折点？话里像有刺，难道我是
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的人吗？

 洋房地势较高，要步
三四个台阶才进客厅，客厅很
整洁像刚刚收拾过。见面才知
道，林老板是单亲家庭，母亲
是广府人，妻子却是巴厘人。
母亲60多岁，妻子很漂亮，巴

厘女子姿态优雅，为所公认，
如今亲见，果真不虚。他们家
庭都说巴厘话，儿女都受华文
教育，华语也成了这个家庭的
主要语言。林老板告诉我，他
妻子也会华语和粤语。从林老
板 母 亲 囗 中 ， 知 道 她 膝 下 有 3
儿女，大儿子阿明也就是林老
板，女儿齐齐也就是我相亲对
象，幺女杏杏尚在求学中。

林老板母亲用广府话跟我
谈话，家乡话一摆出来，拉近
距离，熟不拘礼。她老人家问
我，刚才的晚餐吃得怎样？我
不知哪来的一句，笑着回答“
吃到肚皮涨卜卜。”她听了，
转过头用广府话对儿子说“阿
明，你话巨（人旁）木独，还
会讲笑。可惜面青青，以后要
多补补身子。”话里已认定我
是她孙女婿。

之 前 ， 我 为 这 场 会 面 显
得过度紧张，应对时虽未谈笑
风生，倒也临场不致慌乱。刚
才的场合姑娘没有出现，我预
料的惊喜竟成了失望。临走，
明兄（林老板）咐嘱明早9点（
巴厘时间比爪哇时间快一个钟
头），他要带他的齐妹和我，
一同游览巴厘胜地。

P 君 回 学 校 宿 舍 ， 我 被
安排跟林家有亲戚关系巴厘人
的住家。夜幕低垂，巴厘人不
喜欢灯光太亮，但我还是在昏
黄 微 弱 灯 光 下 ， 看 出 庭 院 周
围。这是一间大合院，四周是
一间间房间，房间和走廊高出
地面半咪，或更高一些。走廊
很清洁，可作用餐或待客用。
用餐时铺上草席。客人来了，
就坐在走廊沿边，吊着脚，或
脱鞋盘膝而坐，任意、随和、
方便。大合院中间腾出一块大
空地，一个个竹笼，罩着一只
只公鸡。据说巴厘男人好玩斗
鸡，每户人家都养有公鸡，倘
若一只公鸡沙场经验丰富，屡
斗屡胜，不但公鸡的主人感到
无上光荣，公鸡身值也扶摇直
上。所以每只公鸡都喂养得脸
红像喝醉了酒，羽毛色彩十分
鲜艳。

庭院的人群，他们讲的巴
厘话我虽听不懂，但从一张张
笑脸，送来香蕉及其它果子，
还在房门前摆上红花，两支楠
香轻烟漫飘，这都是为客人的
到来，表示欢迎和祝愿。刚才

来看热闹的一群孩子已逐渐散
去，旅途劳顿，一夜没话。

胜日寻芳神仙岛，山鸣谷
应巴厘家。天刚亮起床，打开
房门己有人送来毛巾和咖啡点
心，并告诉我洗澡的地方。“
这么早洗澡？”我向来人道了
谢，心里这么想。朦胧的五更
天，庭院开始热闹，扫地的扫
地，洗澡的洗澡。不管男女老
幼，从洗澡房出来，裸露的上
身，肩上只搭一条毛巾，“开
放”习俗不得不令我这个外来
客惊讶。

我 们 准 时 出 发 ， 当 我 低
头进到汽车，吓然坐着林太和
一位姑娘，我忙后退。姑娘倒
大方挪了挪身，让我坐在她身
旁。一阵柔柔的、淡淡的香水
味扑鼻而来。似幻若梦，心跳
加速。少女香肩就在身旁，何
曾有过？林太探过头，给我介
绍姑娘叫齐齐。我和齐齐握握
手，算是认识了。女性的手好
像特别柔滑，我不敢正视，却
知道她有一张秀丽脸孔。我听P
君说过，金店的生意，林老板
不在店里，全由他妹妹齐齐管
理，很灵活很和气。我正襟危
坐，一动也不动。林老板时时
转个头说几句，才算打破车内
的沉寂。人说爱情像甘蔗两头
甜，我怎么没有这种滋味呢？
竟成了“傻耕耕”“ 晕陀陀” 
，想启齿又无话启齿。难道所
有初踏情场的年轻人，都这样
吗？

林兄坐在司机旁，又转过
头问“睡得习惯吗？” 

我有点慌乱：“很好，谢
谢。”

林太为打破这沉闷气氛，
她说“我们到了乌布（Ubud）
，才吃早餐好吗？”这话是对
她丈夫林兄说的，却又探过头
对着我。坐在中间的齐齐姑娘
一声不响，依然那么矜持。照
理一路风光，葱葱绿绿，女友
相伴，车垫软软，这种旖旎，
即便梦境，也未曾有。

其间林兄在车里给我介绍
说：巴厘岛乌布镇是一个远离
海滩的小镇，位於巴厘岛中南
部。这里是巴厘岛的文化艺术
中心，也是绘画和雕刻艺术重
镇，还有闻名世界的艺术村，
遍布大街小巷的工艺品散发着
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巴厘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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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布镇的绘画雕刻艺术品店

巴厘岛乌布（Ubud）小镇梯田


